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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编 《敦煌吐鲁番文献

研究论集》第五集）， 很长时间

以来一直是几乎最重要的吐鲁

番新出墓志资料来源 。 2003

年， 侯灿、 吴美琳 《吐鲁番出

土砖志集注》 （巴蜀书社） 出

版， 至今依然是最权威的资料

著作。

侯先生的楼兰研究， 是其

以考古学家身份而引人注意

的 。 经过前一年的勘察 ，1980

年春天， 有东西两支考古调查

队进入楼兰故城地域， 侯先生

是西队队长。 在一个月的考古

调查中，收获丰富。毕竟这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对楼兰第一次真

正意义上的考古工作， 深受各

界重视。 1984 年，侯先生在《中

国社会科学》第二期上发表《论

楼兰城的发展及其衰废》一文，

因为使用了最新的考古资料 ，

引起重视是很自然的。 1988 年

《文物》第 7 期发表侯先生的三

篇文章，分别是《楼兰新发现木

简纸文书考释》《楼兰古城址调

查与试掘简报》和《楼兰城郊古

墓群发掘简报 》， 集中展现了

1980 年楼兰考古的新成就 。

长期整理楼兰出土资料， 研究

相关问题 ， 1999 年 ， 由四川

天地出版社出版的 《楼兰汉文

简纸文书集成 》， 可以看作是

侯先生多年积累的结晶。 有关

和田的研究， 侯先生主要是围

绕麻札塔格古戍堡进行了讨

论， 涉及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以

及和田绿洲的变迁等问题。

学术研究难免会落下遗

憾， 侯先生也如此。 有一段时

间， 我看见侯先生把所有的高

昌史料都摆了出来， 卡片密密

地布满大床， 侯先生想整理出

麹氏高昌的朔闰规律。 大约是

1990 年上半年的一天，我到侯

先生家， 侯先生说了声：“小孟

啊！”这次，声音有些低沉。侯先

生拿出一本 《出土文献研究续

集 》， 其中有王素先生的大作

《麹氏高昌历法初探》， 文后附

有长长的 《麹氏高昌朔闰推拟

表》。 学术撞车了，侯先生的功

夫白费了。 侯先生显然很受打

击，苦笑着：“这就是学术啊。 ”

这样的事，只能坦然接受了。有

关楼兰考古的报告， 至今只有

简报，没有发表报告。侯先生已

经调到新疆师大， 整理工作似

乎并没有停止。 我确定看到过

他的书稿，书名类似于《楼兰考

古调查报告》， 见其中有表格，

有线描图，也有照片，尤其对照

斯坦因等从前的工作说明如今

的进展，感觉很有学术意义。不

过，我关心的是高昌问题，楼兰

的事不太在意。后来听说，侯先

生把书稿寄给了北京的一家出

版社，再后来遭遇挫折，有人写

信表示反对出版， 似乎是署名

或者单位有问题，书稿被退回。

书稿不能出版， 个人的功夫又

白费了。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是

考古报告， 那么所有的资料和

研究也作废了， 这就不是一个

人的损失了。 我曾专门联系新

疆所的所长于志勇先生， 他说

不能让学术工作浪费了， 新疆

所可以支持出版。可惜，侯先生

去世后，我一再追问，侯先生的

家人很肯定地说： 没有这样一

部书稿。

侯 先生在历史系上 “考

古学概论 ” 课 ， 特别

欢迎同学对有关考古的问题进

行探讨 。 侯先生指导的学生 ，

我所知是姚崇新和张莉。 姚崇

新是那个班的班长， 毕业时竟

然不能留在乌鲁木齐， 侯先生

努力帮忙， 介绍他去了吐鲁番

文物局 ， 从此踏上学术之路 。

张莉的故事我都是听说， 她接

受侯先生指导读书， 帮侯老师

翻译西文资料， 从而对西域考

古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 后来

读硕士、 博士， 所作问题都与

西域研究相关。

侯先生的考古工作， 主要

是在博物馆和考古所时期进

行，到了新疆师大，核心工作是

学术研究。 正是到达新疆师大

之后， 侯先生的重要成果纷纷

出版，影响日著 ，媒体采访 、学

术演讲频繁。 日本九州大学与

新疆师大建立合作关系， 日方

的考古学家西谷正教授与中方

的侯先生是双方学术代表 ，多

次以丝绸之路考古为题对新疆

各地考古遗址进行考察。 加之

楼兰考古的新成果， 引起日本

学界如东京大学池田温教授 、

早稻田大学长泽和俊教授的重

视也在情理之中。 1988 年，日

本学术界为纪念 “中日邦交和

平友好协议签订 10 周年 ”，特

地邀请侯灿教授前往日本参加

名 为 “迷 幻 传 奇 的 古 代 国

家———楼兰特别报告会”，围绕

楼兰考古与丝绸之路， 侯先生

在日本举行多场报告会。此后，

侯先生多次应邀前往日本进行

学术交流。

1990 年 ， 侯先生的专著

《高昌楼兰研究论集》由新疆人

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是一部

学术论文选集，由书名可知，主

要选取的是高昌和楼兰方面的

研究论文。 这是中国的出版困

难时期，在出版问题上，中国学

者的窘况人所共知。 侯先生的

著作得到了九州大学西谷正教

授的资助， 最初的出版动议也

是西谷正提出的。 他想选一些

侯先生的论文翻译成日文 ，供

日本同行参考， 而第一步先在

中国出版一部论文集。 论集出

版了， 总共只印制了 1200 本，

可想而知，很快就洛阳纸贵，今

天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出版《高昌楼兰研究论集》

之后，侯先生的研究没有止步，

除了高昌历史以外， 楼兰史的

研究又增加许多，所以《西域历

史与考古研究》 是前一部书的

升级版， 内容更丰富， 价值更

高。 比如围绕楼兰出土的木简

和纸文书， 侯先生进行许多新

的探索，而前一部书没有收入，

现在都纳入本书， 尤其是丝绸

之路研究和和田历史研究的论

文，更是新近加入。和田作为丝

路南道的核心绿洲， 在丝绸之

路上的地位十分重要。 特别是

从佛教历史的视角看 ，和田历

史的重要性认识完全没有达

到应有的地位。 侯先生对和田

的研究 ，也是在实地踏查的基

础上 ，再结合文献和考古进行

的 ，对于我们今天理解丝路变

迁尤其是和田绿洲的变迁 ，

意义重大 。 特别是如今丝绸

之路研究大热的情况下 ， 本

书会为这个课题再增新资源 。

《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 》 ， 可

以看作是侯灿先生西域历史

考古研究的全面总结 ， 是他

个人的论文全集。

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

资助了这次重要出版活动 ，毕

竟是老单位有感情啊。

本来应该作者写后记 ，现

在只能遗憾地由我代笔。 愿侯

先生在天之灵安息并理解。

2019 年 6 月 18 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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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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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先生的学术， 当以高昌研究最有影响， 其次是楼

兰，第三是和田。

与雕版印刷并行，汉字活

字印刷在世界范围内也源远

流长，且影响更为深远。 目前

为止，除了在中国本土能看到

保存下来的汉字活字实物，在

韩国 、日本 、法国 、英国等国

家，也能看到前现代时期制作

的汉字木活字或汉字近代金

属活字实物。 至于汉籍中的活

字印本，则存世更多。

9 月 17 日， 来自法国、意

大利 、日本 、韩国和中国的二

十余位活字印刷和东西方古

籍版本专家， 汇聚天一阁，以

国际学术工作坊的形式，围绕

汉字活字印刷的发生、发展和

现代遗存，汉字活字的制作和

摆印技术，东西方活字印刷技

术的关系，东亚活字本的历史

和鉴定等问题，展开自由而深

入的讨论， 以期为学界认识、

研究汉字文化的世界影响，提

供一些更具专业性也更为切

实的证据。 此次学术工作坊由

法国远东学院、复旦大学古籍

整理研究所和天一阁博物馆

联合举办。

法国远东学院意大利籍

教授米盖拉在报告中指出：

最早的一批由西方人制

作出来的带有汉字的印刷品，

产生于伊比利亚半岛。 一些由

传教士或是教会人士撰写的

描写亚洲或中国的著作中会

出现几个中文字。 最著名的事

例是门多萨的 《中华大帝国

史》， 最早将几个中文字介绍

给欧洲。 这些中文字最初被当

作图像插入文本。 后来，奥尔

良公爵腓力二世（1674—1723）

摄政时代， 着手制定了制作整

套活字的计划， 这套活字因此

被称为 “摄政王的黄杨木字”，

目前收藏在法国国家印刷局。

前往欧洲接受神职教育的中国

天主教徒黄嘉略在此计划中起

过重要作用。 他至少指导了这

一大批汉字应该是什么样子。

这也就是法国造字计划与之前

零星活字的最大差别。

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学史系

教授韩琦的报告关注 19 世纪

传教士的活字印刷从澳门、香

港到宁波、上海的传播和流通。

法国活字制造专家勒格朗为了

降低成本， 制造了偏旁和原字

分开铸造的 “拼合字 （叠积

字）”。1884年，澳门的华英校书

坊购买了一套拼合字， 一年后

迁到宁波，改名为“华花圣经书

坊”，拼合字也随之流传到当时

的印刷中心宁波， 随后又传到

上海。 韩琦认为，活字印刷技术

的流传与当时全球贸易、 传教

活动、 汉字和汉学的传播都有

关系， 因此要结合全球化的时

代大背景来讨论。

天一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李开升介绍了阁藏两种清代最

负盛名的活字本， 即雍正铜活

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和乾隆

木活字印本 《武英殿聚珍版丛

书》。 乾隆时期朝廷纂修《四库

全书》，下诏征集藏书，进呈藏

书超过五百种的有四家， 其一

即天一阁。 后乾隆决定御赐每

家一部《古今图书集成》作为奖

励， 这部重要典籍遂进入天一

阁，至今二百余年。对此，故宫博

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研究员章宏

伟认为：在这样一个强调皇权的

国度，宁波的私人藏书机构天一

阁如此受重视，背后或许有更值

得研究的广阔的文化关怀；此

外，全球化时代开启之初，宁波

就处在重要地位， 这里曾经是

书籍出口日本的重要港口。

工作坊召集人之一、 复旦

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陈正

宏在总结一天的讨论时提出两

点看法：第一，对文献学的研究

来说，实物材料是相当重要的；

第二，文献学的研究，乃至整个

文科研究， 不必以独特性沾沾

自喜，而更应关注共通性，以活

字本为例， 东西方专家聚在一

起展示和讨论各自国家活字

印刷的差异 、共性 、流传和影

响，定能产生更多启发。

（高矅）

各国学者汇聚天一阁探讨古今东西的汉字活字


